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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


———兼及明代公共编目人的著述困境

韩　 进　 朱春峰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市 ２００２４１；上海市徐汇区文物文化管理办公室，２００２３１）

　 　 摘　 要：《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于明崇祯年间先后编撰于浙江嘉兴。两书皆为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
《珊瑚网》及其编者汪玉声名更著，屡为历代治书画鉴赏者所引用。但比对两书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收录的

书画题跋多所重复，《珊瑚网》实从《书画题跋记》中袭录了大量文字，并试图通过改变语序、修改相关署款等

方式来掩盖这个事实。《书画题跋记》写钞流传的局限性为《珊瑚网》的抄袭提供了空间，汪玉在家藏渊源、

艺术交游和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则进一步造成了两书在后世品鉴中的高下不同。郁逢庆的遭遇在当时从事书

画公共编目的士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这一撰述主体阶层的下移，他们的生存和著述困境，以及由此

带来的学术求诚实的难题。

关键词：明代；书画目录；《书画题跋记》；郁逢庆；《珊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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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嘉兴地区出现了两部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分别是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和汪玉的

《珊瑚网》。前书单纯集录历代书画作品的题跋款印文字，后书则以收录书画题跋为主体内容，并加上

分类节引的前人艺术绪论。《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自明清以来流传很广，被鉴赏家、文献家们奉为

圭臬。经比对，笔者发现上述二目中收录的书画作品题跋多所重复。细检其文字，可以推定《珊瑚网》

中的大量文字实从《书画题跋记》袭录而出。郁逢庆和汪玉生活时、地相近，后者之所以能袭录前者

成书，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这种近水楼台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钻了后者所编制的目录仅靠钞胥流传，未

得广布的空子。明代私家书画目录中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书画题跋记》版本源流及其为《珊瑚

网》所袭录等相关情况的考察，将提供一个了解明人书画目录编撰方式和流播途径的典型个案，并可以

藉此管窥当时公共编目人所身处的生存和著述困境。

一　 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

书画与文字的结合由来已久。与画面处于同一载体上的画赞、画跋见录于各类文献中①。以书画专书

而言，早期书中所录的书画作品押署跋尾多具有官方鉴定和收藏标识的功能。卢元卿《法书录》著录书帖

上的钤印文字、跋尾排署，略具题跋集录体的雏形②。宋元时期士人题跋书画风气渐盛，苏轼、米氏父子、柯

九思，以及皇姊长公主周围的袁桷、冯子振等人留下了累累跋文钤印。米芾《书史》、《画史》、汤篨《画鉴》等士

人艺术目录也都有选择性地著录题印者姓名，偶录跋文字句，包孕着题跋集录体赖以成型的重要因素。

即使没有官方组织，一时一地相对分散流传的书画藏品，其题跋的书写者往往也具有很大的集中性，

多由主一时风雅者任笔。就明代而言，跋文书写很明显地分成了吴宽、沈周时代、文徵明时代和董其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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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代私家书画目录纂辑写印史研究”（１１ＹＪＣ７６００２３）阶段性成果。
［日］青木正儿：《题画文学之发展》，见《日本汉学研究论文集》，马导源译述，收入《中华丛书》，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１９６０年，第 ２２５—２４０页。
卢元卿：《法书录》，见陈思：《书苑菁华》，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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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艺话语权的时代移易轨迹清晰可见。在吴宽、沈周时代，苏州有一位热衷于钞书、编书的老儒朱存

理，他和沈周、都穆是很好的朋友，接触到大量的古代书画藏品。他最初是从这些书画上的题跋中辑录稀

见的文人墨迹文字来作为诗文集的增补资料。长期浸淫于江南艺术圈，朱存理的视角慢慢发生变化，开始

关注《云烟过眼录》等书画目录，生出艺术编目者的自觉。后更以书画作品为单位来集录题跋文字而成一

专书，这就是书画题跋集录体的开创之作《铁网珊瑚》①。稍后的孙凤《孙氏书画钞》、顾桐《笔记》和郁逢

庆《书画题跋记》都追随这种体例而成编。张泰阶集录伪题赝跋而成《宝绘录》，用来为赝品书画造声价，

这种体例大概可以取信当时的鉴赏界。明末清初除了单纯集录书画题跋文字的目录之外，还出现了一种

文献汇编性的目录。书画题跋文字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和前人绪论、编目者按语等要素共同构成一部书画

目录。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汪玉的《珊瑚网》和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是其中的代表作。

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忠实直录题跋印识文字，工作繁复，而编目者的主观意识往往退居“幕后”，除

了有限的按语之外，鲜少有表现的空间。明代当时的“大名头”鉴赏家似乎未见有热衷于此道的。文徵

明、文嘉、董其昌、陈继儒等人要么只在文集中留下自撰的各式题跋，要么选用精简随意的鉴藏笺记体来

著录名作。题跋集录体书画目的编目者则多名位未显。朱存理是埋头钞书、教塾的老儒；孙凤是书画装

裱人；张丑科举不第；汪玉盼望着复职；郁逢庆亦未见盛名。到了清代，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江村销夏记》的编者高士奇、《式古堂书画汇考》的编者卞永誉都做过高官或家世显赫，更遑论后来的

皇家目录《石渠宝笈》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清一代涌现出多部采用题跋集录体的家藏和公藏目录，

成为书画目录的主体。

二　 《书画题跋记》的成书与版本

《书画题跋记》正记、续记各 １２卷，《正记》前三卷为各朝人作品混入，其余各卷大致有一个时间先
后顺序，于一卷之中或主录元人，或都为明人②。但常见间杂错出，同一书画家作品亦不汇录一处，其中

赵孟瞓一人书画在《正记》中就散见于第一、二、六至九各卷。书中间有小字注语，偶见郁逢庆自署名识

语、跋文附于书画原跋之后。

关于《书画题跋记》的编者郁逢庆，我们所知不多。他字叔遇，号水西道人，嘉兴人，家境优裕③。他

的兄长郁嘉庆则名声较大，有丰富的藏书，积极参与当时兴旺的丛书编刊事业④，他交游广阔，和朱国

祚、李日华、陈继儒、黄汝亨、米云卿、吴孺子等士绅道释各界都有往来，广受赞誉⑤。郁逢庆得以游处江

南各大收藏家之间，著录各家艺术藏品，应该和他的兄长有很大的关系。

《书画题跋记》有郁逢庆自识云：“余生江南，幸值太平之世，游诸名公家，每每出法书名画，燕闲清

昼，共相赏会，因录其题咏，积数十年遂成卷帙。然间值客舟旅邸，虽遇唐宋真迹，或笔墨不便，则付之云

烟过眼而已，未尝不往来于方寸也。时崇祯七年，自春徂冬，集为十二卷，乃记于后。水西道人郁逢庆

识。”⑥可见郁逢庆长期留心钞录保存经眼的书画作品题咏跋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于崇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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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韩进、朱春峰：《明代题跋集录体美术文献的产生———以〈铁网珊瑚〉为中心的考察》，《图书情报工作》第 ９ 期，２００９ 年 １０月，第
１４１—１４４页。

陆誒：《佳趣堂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 ６４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７６２页）卷一著录“鸳湖郁逢庆《宋元书画题
跋》”一种。“鸳湖”见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端署名，未知此《宋元书画题跋》是否即《书画题跋记》宋元部分的残本。

李日华用“名家子”来称呼郁逢庆的兄长，可概知其家世情况。见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１０８ 册，
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０４页。

书林张氏汇刻“陈眉公秘籍”大多取自郁嘉庆藏书。见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 ４８６页。关于明代士商参与类书编撰和出版的情况，可参见［美］本杰明·艾尔曼：《收集与分类：明代汇编与类书》，《学术月
刊》４１卷，２００９年 ５月，第 １２６—１３８页。

李日华有《先懒庵记》述郁嘉庆行事、情操，见李日华：《先懒庵记》，《恬致堂集》卷二三，《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６４ 册，北京：北京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５４５页。

郁逢庆：《书画题跋记》１２卷《续书画题跋记》１２卷，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１５７０５）。下引《书画题跋记》正续编，若不另注，版本
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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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４）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个原始资料库加以整理，汇次成编，总为 １２ 卷，是为《书画题跋记》正记
部分。

《正记》第一至四、六、十二卷尾多有关于年月、地点的书字一行，如“崇祯七年甲戌孟冬七日畅叙堂

藏”、“崇祯甲戌仲冬望日义墨堂藏”、“甲戌嘉平月立春日义墨堂藏”等。但因书于各卷末页，所以多有

脱落遗失的情况。这些卷末书字所署时间都在同一年———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时间先后也与卷次顺序
相吻合。义墨堂、畅叙堂当均为其书斋名①。因此推断这是郁逢庆对各卷编成时地的记录。可以知道

《书画题跋记》各卷次第编成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
这种在各卷卷尾识语纪年的做法在现存多种《续书画题跋记》中均未见，《续记》的完成时间也一直

存疑。今检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旧钞本《续书画题跋记》一种，发现卷十二末有书字一行云：“崇祯乙亥

立夏日书于义墨堂。”这条尾识的保存，是确定《续书画题跋记》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由于这条材料尚

未为学者所留意和使用，此处对相关情况稍加说明。这部钞本为十万卷楼旧藏，应该是清末自陆家流向

日本的善本书中的一种。经校对，文字精善，当源出善本。尾识中的“崇祯乙亥”时值崇祯八年（１６３５
年），较《正记》纪时晚一年。《续书画题跋记》当即编成于此时②。

正续二记各卷末识写的年月当为其初稿编成之时，《续记》成书后，郁逢庆又对《正记》重加订补。在

《正记》目录和正文中都出现了“详见《续集》”字样③。“续集”当即指《续书画题跋记》。此外，今见《正

记》各本中还收录有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的材料④。这是郁逢庆对该书做局部修订和增补的时间上限。
《书画题跋记》成书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写钞本的形式流传。经笔者目验的《书画题跋

记》写钞本有近三十种，是明人书画目录中留存写本最多的，包括单独的《正记》本、单独的《续记》本和

正续记合编本等三种卷次形态。通过版本调查，可以发现《书画题跋记》在流传中文本内容衍变生发、

歧异渐增的过程。其中，文字较善的初本一系有十种，见下表 １所列：

卷

次

藏馆 写印者

避

讳

跋语位置 ／内容 彭年和诗
小米云山卷

印文

所录丰坊《真赏斋赋》校字⑤

之

所

以

张

雨

跋

贺

书

宝

著

前

朝

晴

雨

雪

月

临

书

及

二

年

淹

留

岁

时

南

禺

外

史

正

记

本

“上图”线善

７７７２０９—１６
不详 玄

正记末 ／“集为十二
卷”

无（补录于卷

三末）

至 “刘 氏 家

藏”印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时 隅

正

记

本

“上图”线善

８１７６９９—７００
（存一至六）

不详 玄 脱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月 隅

正

记

本

“台 北 央

图”０６７２０
不详 玄

正记末 ／“集为十二
卷”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脱 二 时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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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郁逢庆著有《义墨堂宋朝别号录》一书，上海图书馆藏写本，仅存一卷。

“南图”藏清钞本（１１０８２９）《续记》卷一、四有尾识作“崇祯甲戌仲冬三日畅叙堂藏”，而《正记》卷三、卷一、一一、一二亦有相
同尾识，当为窜乱所致。

参见郁逢庆：《书画题跋记》“目录”，第 ３ｂ页，以及卷九，第 １１ａ页。
王重民注意到的《正记》卷二“米西清云山小卷”中出现的“崇祯丙子四月望后二日观于周敏仲舟中”之语，崇祯丙子为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年）。见其《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２９３页。这条“崇祯丙子”年的材料在笔者寓目的诸本《书画题
跋记》中都存在。

出自上海博物馆藏文徵明《真赏斋图》卷后丰坊手书《真赏斋赋》，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 ２ 册，北京：
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３１４—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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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

次

藏馆 写印者

避

讳

跋语位置 ／内容 彭年和诗
小米云山卷

印文

所录丰坊《真赏斋赋》校字

之

所

以

张

雨

跋

贺

书

宝

著

前

朝

晴

雨

雪

月

临

书

及

二

年

淹

留

岁

时

南

禺

外

史

正

记

本

“浙图”２６７６
汉南叶

氏写书
弘

正记末 ／“集为十二
卷”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脱 二 时 隅

正

记

本

“国图”

０２７８５
刘氏味

经书屋
弘 卷首 ／“集为十二卷”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月 隅

正

记

本

南开大学图

书馆
不详 弘

书前 ／“集为正编十
二卷续编十二卷共成

二十四卷”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月 隅

合

编

本

［日］静嘉

堂文库
不详 玄

正记末 ／“集为十二
卷”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月 隅

合

编

本

“国图”

１７０７１
不详 弘 未见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时 隅

合

编

本

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四库

馆臣
弘

正记末 ／“集为十二
卷”

无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时 隅

合

编

本

“南图”

１１０８２９
不详 玄 脱 有 同上 脱 雨 贺 著 晴 书 二 时 隅

　 　 表 １：《书画题跋记》诸本校字表

以上十种写本，其特征有四：

（一）郁逢庆跋语均位于《正记》卷末，惟“南开”藏清钞本和“国图”藏刘氏味经书屋钞本置于卷首，

未见有置于《续记》末的。跋语中“集为十二卷”一句，各本均同，只有“南开”藏清钞本异于众本，作“集

为正编十二卷续编十二卷共成二十四卷”，但正文止见《正记》十二卷，未见《续记》。

（二）“宋扬无咎补之画梅四帧”下录扬无咎《柳梢青》词四阕、柯九思、文徵明、文嘉三人和词。惟

“南图”藏清钞本（１１０８２９）于文嘉和词之后，尚有彭年和词四首并其识语。“上图”藏清钞本（线善
７７７２０９—１６）则于卷三末录有“补第一卷《和扬补之梅花辞调寄柳梢青》”一条，包括彭年词、识语，文同
“南图”本（１１０８２９）。

（三）“米西清云山小卷”末录钤印四方，起“兰隐”，迄“刘氏家藏”。

（四）文字较为精善。其中的脱字“之”、误字“隅”在笔者经眼诸本中均误，应该是郁逢庆编录时已

有所疏误，或其所据本与今传墨迹本《真赏斋赋》不同，并非后人传钞所致。

钞胥相沿，舛讹渐滋。上表所列“淹留岁时”的“时”字，在“上图”藏钞本（线善 ８１７６９９７００）、刘氏
味经书屋钞本、南开大学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钞本中同误作“月”字。“台北央图”（０６７２０）和“浙图”
（２６７６）钞本则均脱“临书”二字。各本写钞自出一手，各有各的误字。除此之外，数本之间往往还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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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相袭的现象，昭示着版本渊源关系。“南图”（１１３１３４、３００１９３８）、“上图”（线善 ７７２９７１—７８）、“浙图”
（１８２）和“国图”（０８９４３，存卷四至九）等收藏的五种清钞《正记》本和“国图”藏清钞合编本（１５７０５）一种
即是如此，除了表 １中已经出现的误字“月”之外，又出现了误“雨”为“南”、误“贺”为“贤”、误“著”为
“诸”、误“晴”为“暗”、误“书”为“宋”，以及误“二”为“三”等现象，或以形近所致，或由音似而发，相沿

袭误。

书经版印往往化百千身，在传播方面拥有写钞本不可企及的便利性。写工们有时候也会做出相似

的努力。清乾隆以后，有一位钞手在一批同版印制的蓝格笺纸上，不辞辛劳，一手钞录出多部《书画题

跋记》。这位钞写者的名字今未及考出。他重复钞写《书画题跋记》显然不是为了家藏或自阅，而可能

是职业钞胥出于赢利所为。这些钞本今天在北京、湖北、香港以及美国等地的公藏图书馆中都可以见

到，包括“国图”（ＸＤ１６９８、１６９９）、“浙图”（２６７４），以及“湖北”（子 ６０５）、“华东师大”、“香港中大”和
“美国国会”等图书馆收藏的六部合编本①。这六本中的“南”、“贤”、“诸”、“暗”、“宋”、“三”、“月”等

讹字在前列“南图”（３００１９３８）等六种清钞本中都已经出现过，大致可以知道这位钞手所依据的底本。
但较前列诸本，这些钞本在内容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各本扬无咎画梅文嘉词后都出现了彭年和词并题记。文同表 １ 中的“南图”藏钞本（１１０８２９）
和“上图”藏钞本（线善 ７７７２０９—１６）②。

（二）“刘氏家藏”印后又多出“曲江钱惟善之印”、“句曲外史”、“高寓公印”等二十三方。查今“北

京故宫”收藏米友仁名下《云山墨戏图》卷，以及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安岐《墨缘汇观》等目录中

均无此二十余印，因此颇疑表中六本多出的这些印文是钞写时阑入所致。

（三）郁逢庆跋语在这六个本子中均后置于《续记》卷末。字句初不变，见湖北图书馆藏钞本。但

在后面的五种钞本中，“集为十二卷”一语都被更订为“集为正续二十四卷”。同一钞手、同一版本系列，

跋语文字却前后发生了改变，推测变动的原因并非所据底本的变化，而是出于钞手意揣所为。跋语遭移

置于全书之末，“集为十二卷”之语就与全书实际卷次数相抵牾。那位钞手大概就是为此而作的修改③。

三　 《珊瑚网》袭录《书画题跋记》

《珊瑚网》的编撰者汪玉，字玉水，寄居嘉兴，代表了江南鉴赏圈中活跃着的徽州籍士人。他曾官

山东盐运使判官，著有《古今盐略》、《霞上绪言》、《树石异缀》、《甲乙石品》、《西山品》④。天启七年

（１６２７年），汪玉自任上还家，继承了他的父亲汪继美的艺术收藏。他是鸳水社成员，又倡立过崇祯画
社。汪玉和李日华、董其昌、项德新、程梦庚、王廷?、周敏仲等鉴藏家雅集阅古，交游密切。其子娶李

日华孙女⑤。

《珊瑚网》书、画分录。集录题跋文字的体例同《书画题跋记》，区别在于《珊瑚网》依时代先后编排

作品，整饬有序，编者的按语也比较多。书录、画录前分别有汪玉自序，叙此书内容架构、成书经过，署

款时间均在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法书卷末“拾遗”部分则出现了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的纪年⑥。《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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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本用无格纸，但审其字体，实与湖北省图书馆藏清钞本等五本为同一人所书。

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扬无咎《四梅图》，明以前人题词仅存扬无咎、柯九思二人，文徵明、文嘉、彭年俱未见。图见中国古代书

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 １９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８４—８５页。
从文本、印文多寡，以及跋语的位置、内容等方面考虑，“国图”藏清钞本（１５６０４）、“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余姚冯氏萍实庵

钞本（存正记全、续记卷一至四）与这一系列同源，或者就是以该系写本为底本誊录而来。

参见汪玉：《古今盐略》九卷补九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５８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另见汪玉：
《霞上绪言》七卷，“南图”藏写本。

李日华：《答汪氏礼书》，《恬致堂集》卷三一，第 ２３页。另谭贞默《明中议大夫太仆寺少卿李九疑先生行状》中有“孙女一适汪盐
幕乐卿子庠生成渊”之句，《恬致堂集》，第 ２９页。明清江南一带的文艺世家之间往往有着复杂的姻亲关系，可参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
兴的望族》，《民国丛书》第 ３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见汪玉：《珊瑚网》法书卷二四下，“上图”藏清钞本（线善 ８１０７７９—８１８），第 ５７ｂ页。下引《珊瑚网》，若不另注，版本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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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网》当成编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数年后又经补遗，其时间较《书画题跋记》正续二记的初撰、增补
都晚了数年。《珊瑚网》收录的历代书画作品和题跋文字与《书画题跋记》所录重复率很高。举例来说，

《珊瑚网》苏轼名下著录书作 １７件，其中 １２件与《书画题跋记》所录题跋、印文相同。米芾、米友仁名下
著录画作 １３件，有 １０件的题跋文字复见于《书画题跋记》。据统计，《书画题跋记》正续二记著录的逾
五百种书画作品题跋中，有四百一十余种重见于《珊瑚网》。对于两部书画目录之间关系的疑问正是发

端于此。

再来比对具体文字。取《续书画题跋记》卷二、《珊瑚网》名画卷四分别著录的米友仁“《潇湘》长

卷”题跋与上海博物馆藏《潇湘图》墨迹本后手书跋语相校，二书所录均误“此君”为“此公”、“姑溪曹

筠”为“姑苏曹筠”、“可以参公”为“已参公”，“尘缨冗牍”脱“冗牍”二字、“三四十年”脱“四”字、“而亲”

脱“而”字、“觉潇湘旧游”脱“觉”字、“易状”脱“状”字①。同朝代的《铁网珊瑚》、《孙氏书画钞》等书画

目录则均作正字。

考虑到郁逢庆和汪玉时代接近，同处一地，郁逢庆兄弟二人和汪玉都是好友，交游圈子也多有

重合等因素，二人接触并著录同名或同一件书画作品原不足为怪，忠实过录的题跋文字有重复或误字相

同也属正常②。两部目录所著录的《潇湘图》可能是当时当地留存的、不同于今见画卷墨迹的另一件作

品，上述这些相同的误字似乎也可以解释得通。

那么，再来看二书中的编者按语和小字注。这些注文都撰写得比较简短、随意，没有固定的程序，对

于不同的作品往往有着不一样的关注点和落笔处。但经过比对，二书中同名作品下的按语和小字注也

多有雷同。仍以上文曾叙及的二目中重见的米氏父子画作为例，其中米芾云山卷、米友仁《潇湘》长卷、

《烟峦晓景》下的小字注语完全相同，米友仁名下另外两件画作比照如下：

出　 　 处

《书画题跋记》 《珊瑚网》
作品名称

注　 　 语　 　 内　 　 容

《书画题跋记》 《珊瑚网》③

正记卷四 同上 潇湘奇观卷 水墨山峰，在茧纸上，小横卷 卷高尺余，水墨山峰，画在茧纸上

正记卷二 同上 云山小卷

在澄心堂纸上，画长丈余，宋裱，云山

细润，出诸卷之上，卷首一圆印朱文

“芝山”二字，崇祯丙子四月望后二日

观于周敏仲舟中

宋裱，画在澄心堂纸上，长丈余，云

山细润，迥出诸卷，卷首一圆印朱文

“芝山”二字，周敏仲从新安汪景纯

家得之，崇祯丙子四月望后二日观

于舟次

　 　 表 ２：米氏画作注语比较表

两件作品下的注语在两书中大部分文字相重复，个别信息不同。前一件是“小横卷”换成了“卷高

尺余”。后一件中，除了《珊瑚网》“从新安汪景纯家得之”一句之外，两书关于这件画作纸张、长度、装

裱、画面风格、印文、收藏家、接触方式的著录，不但信息相同，遣词用字也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由词

序排列不同而产生的看似相异的句子。郁、汪二人对于观看这件画作时间、地点的记录完全相同，不知

是否是由于他们曾在同一日登舟共赏的原因。但不管当日赏画的情形如何，这些雷同的词句显示一方

在记录时从另一方借鉴、化用文字当是无疑的。

类似这种语序改装的情况在其他作品中也可以见到。《书画题跋记》著录顾恺之《洛神赋图》标题

下有小字注“长卷，宋裱，绢素破裂，重着色”，复有按语一段，云：“人物衣□秀媚而树石奇古，乃吴下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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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些误字在笔者所见的二十余种《书画题跋记》，以及“国图”、“浙图”、“南图”、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钞本和民国张钧衡刻《适

园丛书》本《珊瑚网》中均同。

汪玉曾叙及他与郁氏昆仲的交游情况，并在《珊瑚网》中收录了郁嘉庆给他的一封信札。见汪玉：《珊瑚网》法书卷一八，第

１４页。
此表中引文俱出《珊瑚网》法书二四卷名画二四卷，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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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敬塘故物。”①《珊瑚网》同名画作下只有一段按语云：“长康画宓妃卷，重着色，人物衣折秀媚，树石

奇古，绢素破裂，尚是宋裱，世称虎头三绝，允为绘事珍秘。”②前半部分著录用语在《书画题跋记》中都可

以找到，语句的改编方法与云山小卷如出一辙。后半部分再加上比较模糊、泛泛的赞美之词。两书中收

录的宋徽宗《雪江归棹图》注语情况类似。

如果说这些著录项还相对客观的话，关于画面经营的描述则更依赖于撰写者的主观感受。不同的

编目者即使面对同一件画作，他们所形成的相关文字也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大相径庭。《书画题跋记》

著录崔白《林塘刷羽图》下有注语云：“在绢册上，着色，树石芙容，水边立一鹅，轩翅翘颈，俨然生动。”③

《珊瑚网》所录止“绢册”改为“绢幅”，其余则一字不易④。

再看如下一例：

李息斋竹卷（卷用绢一幅，高一尺，长五尺许，卷首题四字：）

秋清野思（坡石上前作小枯木四株，小竹前后共六竿，石傍细竹，丛石大小五块，款云：）

大德庚子冬十二月，息斋居士为友人仇仁父作于嘉禾之寓舍。（《书画题跋记》卷八，第 １７ｂ页）

李蓟丘秋清野思（卷首题此，绢高一尺，长五尺许，《六砚斋三刻》多遗误⑤）

大德庚子冬十二月，息斋居士为友人仇仁父作嘉禾之寓舍。（坡石上前作小枯木⑥四株，小竹

前后共六竿，石傍细竹，丛石大小五块。）（《珊瑚网》名画卷七，第 ２２ａ页）
两部目录中著录的李絗竹卷，作品名称、款识文字和材质、尺寸都相同，描述竹石布置更是一字不

易，只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综上，《书画题跋记》和《珊瑚网》一则题跋文字重复率太高，二则编者按语

和小字注出现上引种种雷同现象，可以确定必有一书是袭录而成。《书画题跋记》成书早于《珊瑚网》，

这里初步判定是汪玉袭用了郁逢庆的著录文字。

四　 著书通例还是有意为之

汪玉曾追忆和郁氏昆仲交游事云：“伯承博雅好事，玄铁称之为贫孟尝，与季叔遇俱余忘年交。

叔遇至今神明不衰，每示所录题跋也。”⑦这段文字一方面肯定了郁逢庆确实是长期致力于集录书画题

跋文字，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汪玉曾经多次看到过郁逢庆集录的题跋。这些题跋可能

是郁逢庆编辑《书画题跋记》的原始资料，也可能就是《书画题跋记》本身。这使得汪玉在《珊瑚网》中

袭录《书画题跋记》成为可能。

历代著书辗转引录而不注出处的情况并不鲜见，尤其是子部书籍。明人钞纂风盛的现象，也一直为

学者所注意。题跋集录体书画目录主旨于直录题跋文字，编目者主观撰文很少，有人直目之为资料汇

编。后世藏书家、刻书家在书中增入若干自己知见的书画题跋也往往不以为忤⑧。这种情况给后来的

目录利用者带来不少困扰，但当时学术规范尚未确立，实难苛责古人。

汪玉袭录郁逢庆目录的行为却有所不同，他常常有意识地遮蔽掉剿袭他人文字的痕迹，甚至把相

３６１

韩进等：《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书画题跋记》卷三，第 １４页。脱字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作“褶”，是。
《珊瑚网》名画卷一，第 １ａ页。
《续书画题跋记》卷三，第 １４ｂ页。
《珊瑚网》名画卷二，第 ３ａ页。
“六砚斋三刻”，“六”原误作“士”，后经朱笔改为正字。

“小枯木”前原衍“一”字，于义不通，据删。

《珊瑚网》法书卷一八，第 １４ａ页。伯承，郁嘉庆字。玄铁，吴孺子号。吴孺子，字少君，兰溪人。善诗，晚岁入道。见盛枫：《嘉禾
徵献录》卷四六，民国嘉兴金氏刻《!李丛书》本，第 １１页。李日华记载：“郁伯承，名家子，喜结客收书，家亦以是尽，山人吴玄铁常主其
家。玄铁拥曲木几，摩树根炉，笑曰：‘余真富黔娄，伯承乃贫孟尝也。’人以为实录。”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二，第 １０４页。

吴长元刊刻《清河书画舫》时把自己见到的米芾《宝章待访录》全文和文天祥手札一卷全文、题跋俱刻入书内。见张丑：《清河书

画舫》（清乾隆二十八年年吴长元池北草堂刻本）点字号，第 ４８ｂ页、第 ５１—６３ａ页，以及波字号，第 ６６—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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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字句直接改署于自己名下。《续书画题跋记》著录“米南宫诗翰”下有小字注“李西涯篆于引首，诗见

前集《苕溪诗话》”，此处的“前集”是指代《书画题跋记》正编①。《珊瑚网》无前后、正续之分，汪玉为

了避免行文矛盾，在引录此注时特意删掉“前集”二字②。

又《书画题跋记》著录黄公望《层峦积翠图》中有曹函光识语云：

右倪黄二画，玩味竟日，清气逼人。倪画人物古雅，树石苍秀，世谓画人止龙门僧一幅及不用图

书，殆虚语耳。大痴笔法尤古，与荆巨颉颃，录其题语于叔遇册上，以记一时之兴。崇祯辛未重九日

曹函光识。（《书画题跋记》卷八，第 ５ｂ—６ａ页）
嘉兴人曹函光，字瞻明，号闲止居士、卣斋居士。书法家，好鉴藏，与汪玉父子、郁逢庆、王廷?交

游。这里所说的“叔遇册上”，指的应该是郁逢庆钞录书画题跋的书册。《珊瑚网》著录的这件画作中，

却没有看到曹函光署款的识语，而多了汪玉的一条按语，云：

崇祯辛未重九日，王越石持倪、黄二画来，倪画人物古雅，树木苍秀③，世谓画人止龙门僧一幅

及不用图书，殆虚语耳。大痴笔法尤古，与荆巨颉颃矣。长翟国派苔石一人识于钓雪篷。（《珊瑚

网》名画卷九，第 １８ｂ页）
经比较可知，这段文字实从上引曹函光识语中录出。汪玉隐去曹函光署名和关键的“叔遇册上”

一句，另加署上自己的别号“长翟国派苔石一人”。梁楷《题諲图》后原有郁逢庆本人跋语一段，署“天启

七年龙集丁卯十一月长至后三日水西道人识”④。汪玉抄袭了这段文字，署款更改为“天启丁卯长至

日课花外史观于东雅堂中”⑤。“课花外史”是汪玉的别号，再加上自家的室名“东雅堂”，可以看出他

刻意地去隐瞒抄袭的事实。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后按语改为“玉记”⑥，唐寅《草阁图》注文句末加署自

号“?上千秋渔长识”⑦。缪荃孙序《珊瑚网》时曾特别提到书中出现了汪玉的众多别号⑧。明人好

奇，别号翻多。不过，汪玉在《珊瑚网》中屡用各式别号盗录他人文字，不知是否也含有混淆视听的意

图⑨。可以说，汪玉大量引录《书画题跋记》文字，并非古人因著作权意识模糊而导致的著书惯例，而

是有意识地袭录他人文字为己作瑏瑠。

汪玉可能正是从郁逢庆拿给他看的题跋文字集录册中得到灵感，才着手编录《珊瑚网》。他用较

早成书的《书画题跋记》作为题跋集录的主要资料源，重加编定《书画题跋记》中较“混沌”的作品顺序，

又通过重组个别字句的语序，加上资料汇编的功夫，成就了一部面貌迥异前书的《珊瑚网》。《珊瑚网》

精心的框架结构，汪玉在艺术圈的威望，后世学者的误解，使得这部借录大量二手资料成编的书画目

录在可信度方面获得了超越《书画题跋记》的好评，这不能不说有一些讽刺。

五　 名与实的辩证

从撰述主体的自觉性上来看，中国传统的书画目录大致可分为赞助目录和公共编目两种。赞助目

录的主体是一家藏品目和官方组织的公藏编目。公共编目则主要指文人相对自发性的、依照个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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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续书画题跋记》卷三，第 ２９ａ页。
《珊瑚网》名画卷四，第 ９ａ页。
“树木苍秀”，“上图”藏清钞本（线善 ７９９４３０—３９）《珊瑚网》“木”作“石”，同上引《书画题跋记》文字。
《书画题跋记》卷四，第 １５页。
《珊瑚网》名画卷六，第 １０ｂ页。
署款“玉记”，原作“玉音”，后经朱笔改为正字。见《珊瑚网》，名画卷一一，第 ２ｂ页。
《珊瑚网》名画卷一六，第 ２ｂ页。
缪荃孙：《〈珊瑚网〉序》，《珊瑚网》，民国张钧衡辑刻《适园丛书》第 ８集，第 １７ｂ页。
《珊瑚网》名画卷三《停琴拨阮图》、名画卷二《惠山图》中分别有署名“脉望生”、“千顷生”的识语，其文字均见于《书画题跋

记》同名画作之下，情况类此。

同样是引录对方集录的题跋文字，汪玉对待李日华的态度迥异于郁逢庆。“《六砚斋笔记》”、“李日华”等字样在相关题跋下

多次见到，大概是这个大名家的出现能给《珊瑚网》增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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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范围内自由取舍书画作品加以著录，以表达、实现个人鉴赏品味和艺术史观照为主要目的的书画

目录。赞助目录有相当明确的延聘或雇佣关系，往往为主者讳、为尊者讳，有意无意间可能会失于允当。

张丑专录韩氏藏品的《南阳书画表》与《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中关于同一件书画作品的品鉴不同很

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①

公共编目伴随文人自主参与书画鉴录意识的兴起而出现。编目者门坎不低，宋元时候的米芾、周密

都是既有机缘窥见了内府藏品，又交游广阔，多方摩挲士大夫收藏家们的珍藏，才成“书画史”、《云烟过

眼录》之编。明代皇府公藏萎缩，江南士大夫鉴藏圈则蓬勃兴起，客观上成就了公共编目人异常活跃的

一个时期。苏州地区的朱存理、都穆活跃于吴门画派之间，以不同的体例著录当时吴中流传的艺术品。

后期随着艺术创作、鉴赏中心在江南范围内的转移，嘉兴、松江也都出现了著名的公共编目人。相较于

受赞助的编目人，公共编目人的机制更复杂、更隐晦，牵涉到社会评价体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声誉、

经济收益等问题。目录为人增重，又以人重。汪玉有意地袭录《书画题跋记》，是为着前一点。《珊瑚

网》和《书画题跋记》在后世评价中高下偏颇，则是因了后一点②。相比于郁逢庆的地志无传、身影模糊，

汪玉在家藏渊源、艺术交游和影响力方面都胜过他的这位同乡前辈。

汪玉津津乐道于他深厚的家藏渊源和朋旧交游间经眼的丰富艺术品，后世的学术评价也往往从

这一点认定《珊瑚网》集录题跋文字来源可靠。这里并不怀疑汪玉的艺术鉴赏力和广见博闻的阅历，

《珊瑚网》中关于汪氏家藏和经眼书画作品的著录仍有着不容否定的艺术价值。上引《珊瑚网》改编注

语中新增的关于画作在“汪景纯”、“王越石”等处的递藏经过，我们既不否认其确为汪玉所知见，也不

草率否定其在艺术收藏史上的资料价值。但也应该看到，汪玉从他试图掩盖的源头文本———《书画

题跋记》中引录的文字在《珊瑚网》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后世艺术史家对这两部目录加以整理使用、价

值评价和取作艺术品鉴赏的龟鉴时都不应忽视这个问题。

郁逢庆和汪玉同处嘉兴，交游圈子多所重合，汪玉怎么会如此大胆的袭录前者的书画目录呢？

这大概和《书画题跋记》一书未经刻梓、写钞流传有限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比较广泛的版本调查，可

以发现写钞本是明人书画目录早期流播的主要载体形式。《铁网珊瑚》、《书画题跋记》、《清河书画舫》、

《真迹日录》和《珊瑚网》等书画目录均至清中后期始经付梓刻印。

究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书画目录特有的私密性特点所致，也许是当时版刻远未如后世普及，也许和

编撰者的身份阶层不高或声名未著有关③。从流传范围上来看，这些艺术目录在诞生之初可能主要是

被当作家传秘籍或朋从之间揣摩商讨的“秘本”。朱存理请史鉴相与赏析《欣赏录集》，李日华从盛龙升

处获读《阅古录》，郁逢庆多次把自己集录的书画题跋带给汪玉阅览，都是这种情况④。“养在深闺人

未识”，客观上使伪托、袭录者得行其事而不易为人所察觉。

前文已经提及，从明代公共编目人的履历上来看，似乎以失意文人居多。这种境况与清康熙年间宋

荦、孙承泽、高士奇等高官群体间兴起的书画鉴赏和目录编制的热潮明显不同。高士奇以汲古阁字体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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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等：《珊瑚网》袭录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

①

②

③

④

参见韩进：《〈南阳书画表〉考辨》，《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第 ７０—７５页。
朱彝尊称赞汪玉云：“玉水不卑小官，留心著述，所辑《珊瑚网》一编，与吴下张青父品题并驾。”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卷一九，第 ５９７页。四库馆臣对《珊瑚网》虽有所批评，但肯定该书资料源可靠，称汪玉以其父“书画收藏
之富，甲于一时，其有所凭借，约略相等，故皆能搜罗荟萃，勒为巨编”，又赞该书绘画部分“收录极详，?素之富，诚为罕有，后来卞永誉

《式古堂书画考》、厉鹗《南宋院画录》皆藉是书以成”，对《书画题跋记》则除了“采摭繁富”外别无赞词，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卷一一三，第 ２３５３—２３５４、２３５６—２３５７页。
这种情况与学者所描述的晚明出版业的繁荣似乎不相符合。关于明代书籍出版的盛况，参见［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

的商业与文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 １８４—１８９页。又见［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书物世界と知の风景》，名古屋：名古
屋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２年，第 ２３４—２５５页。

朱存理《欣赏录集》事见朱存理：《答史明古》，《野航杂著》（“上图”藏清钞本，线善 Ｔ０７７２３）卷一，第 １８ｂ—１９ 页。盛龙升《阅古
录》事，见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二，第 １３０ 页。另见李日华：《杞菊老人〈阅古录〉序》，《恬致堂集》卷一二，第
３３０—３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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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销夏录》，卞永誉软体字上版《式古堂书画汇考》，写刻精绝，似乎是赀财和身份限制之下的明代公

共编目人难以企及的风雅。而明人书画目录则要借着清朝风雅皇帝、高官们的推崇，以及版刻的更加普

及和市场化才渐渐进入刻书家们的视野，得以印梓广布。《铁网珊瑚》由雍正间高官年希尧赞助刻梓，

《清河书画舫》在乾隆间由大藏书家鲍廷博参与刊印①。《书画题跋记》直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在保存
国粹思潮的推动下，才由邓实收入《风雨楼丛书》，付诸铅印。

刊印本固然便于传播，但通过对明代多种书画目录刻本的调查，我们发现印本之流播便利也有其弊

端。《铁网珊瑚》据赵琦美配本刻印，已失朱存理原编之旧②。《清河书画舫》出自名家校雠，但仍混淆了

初编本与增补本之间的关系③。刻入《适园丛书》的《珊瑚网》则讹脱字句甚多④。《风雨楼丛书》本《书

画题跋记》存在同样的问题。本文表 １“所录丰坊《真赏斋赋》校字”一栏所举“雨”、“贺”、“晴”、“书”、
“时”等字，在《风雨楼丛书》本中分别误作“南”、“贤”、“暗”、“宋”、“月”。一本之误往往需要通过众本

互校才能发现。印本因其在流通上的强势，阅读者取用方便，往往不会再去靡费精力访求善本，一本之谬，

流误愈广。写本虽难免豕亥鱼鲁之误，但因各本流播有限，阅读者接触到正本、别本的机会反而相对均衡。

明代中后期经济的繁荣造就了许多赀力有余的大收藏家，以编辑书画目录为尚。社会阶层之间壁

垒的松动，水路交通的便利，引得苏州、松江、无锡、嘉兴、徽州等地学者、官员、商人以各种方式进入到艺

术鉴赏的圈子⑤。不同的观看方式、各异的鉴赏水平为书画文献的写作注入新鲜血液。詹景凤的《东图

玄览编》在吴门话语权重的情景下发出不同的声音，孙凤的《孙氏书画钞》让我们看到了装裱匠人这个特

殊的撰述主体，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中的生动场景令我们心生向往，版画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第一部“留

真谱”式的书画目录———《顾氏历代名公画谱》。这是书画文献史上一个色彩斑斓、创新不断的时期。我们

在这里看到南北朝、唐宋元时期同类著作中或隐或显的各种因素如何慢慢积累，生发出新的面貌。

书画名品并非人人皆有眼福得见。朱存理与沈周、文徵明交谊笃厚，张丑袭数世家藏遗风，郁逢庆

是“名家子”。但传统社会以仕为优。布衣文人们的境况远非优渥。像陈继儒这样的成功“经营者”只

是极少数⑥。明代像朱存理、郁逢庆、张丑这样的公共编目人，凭着对文艺的热望，孜孜笔耕，赢得圈内

或多或少的认可和名声。其身前或无重名，其所探索的艺术目录新体例，以布衣文人而自发参与书画鉴

赏和史料保存的独立精神却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们留下的书画目录长时期仅以写钞本流传，常面临

散佚或遭袭录的不幸。《铁网珊瑚》的署名权公案，都穆名下的同名著作，张丑《南阳书画表》之署于茅

维名下，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汪玉之外，《书画题跋记》还曾被托于著名的!李项氏名下⑦。正如戴
震的《水经注》被不同的学术话语赋予迥异的真伪评价，求真相、求诚实往往要经过层层的历史沉淀之

后才有可能。以明代书画目录而言，幸运的是面貌各样的写本得以留存、延续。通过它们才能拂去那些

通行印本身上的浮尘，得窥明代那群或保守或创新的美术文献家们把它们塑造出来时的最初模样。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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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年希尧是著名高官年羹尧的哥哥，和雍正皇帝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年希尧于西学和书画艺术有特别的兴趣。年氏昆仲都曾

赞助刊刻书籍。参见王欣夫：《年羹尧与和糰所刻书》，《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 ２６０页。另见［意］伊丽：《年希
尧的生平及其对艺术和科学的贡献》，《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３期，第 １５５—１６５页。

参见韩进：《〈铁网珊瑚〉校正》“序言”，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４—１６页。
参见韩进：《〈清河书画舫〉撰著流传考》，《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９年第 ７期，第 １３７—１４１页。
《适园丛书》本《珊瑚网》法书卷七“吴大有诗帖”中，“诗帖”误作“诗迹”、“虽满”误作“难满”、“沙埋”误作“沙鑏”、“废井”误作

“旧井”。

江南独特的水乡地貌，再加上京杭大运河的便利，士人乘坐航船可以便利地到达赴会之地，在这时出版了多种水陆行程导览书。参

见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１６６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关于明代文人在书画船上艺术活动的情形，可参见傅
申：《董其昌书画船———水上行旅与鉴赏、创作关系研究》，《（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 １５期，２００３年 ９月，第 ２０５—２９７页。

关于明代士人的科举困境及其转型，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５２８—５３２页。
署于嘉兴收藏世家项氏名下的书画目录在清初已为顾复等学者所利用。但查国图藏长洲章氏算鹤量鲸室钞本《历代名家书画

题跋》，除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吾衍《招雨师文》、《鲜于太常书荆公书》和钟绍京《六甲经》等数件之外，均见于《书画题跋记》。作品次

序编排上也多保留直接过录郁目的痕迹，实为后人以摘录郁目中元以前书画作品为主要内容，而托名项氏的一部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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